
開放文學  -- 漢文樂團  -- 宇宙浪子
第八十三回  黃鶴一去不復返

　　丁一決定自己試試市場的運作機制，約瑟夫沒有反對。老約瑟夫聞言卻大動肝火，沒有丁一的協助，他不知道自己的事業該怎

麼經營下去。幾經磋商，最後老約瑟夫提供一千萬美金，投資給兒子和丁一，成立一個風險基金。　　丁一看好當前風起雲湧的網

絡，但這種工作需要專業人材，而此類人材在市場需求下，奇貨可居。退而求其次，他覺得電玩遊戲也大有可為。

　　玩遊戲的多半是青少年，而一般遊樂場擺的都是單一的電玩。他認為要多元化經營，才能吸引更多的主顧。

　　他由電玩客人想起，玩累了要吃要喝，玩膩了要有新花樣。新花樣吸引更多人潮，人潮則帶來更大的商機。

　　這時，他已經有了足夠的資金，卻沒見到合眼的計劃。風險投資本來只負責審核別人提供的計劃，再負責資金運作、監督計劃

的進行。既然找不到更好的計劃，而這個構想可行，何不自己投資、自己執行？

　　電玩有現成的，買來安裝就是，不必費心。至於其他，諸如吃的喝的就得另找行家。中國人經營餐館的比比皆是，丁一找到一

個老朋友，請他設法張羅，自己負責尋找合適的地點，因為這種計劃的成敗全在於理想的地點。

　　有位朋友介紹了一位中年人莊重，幫丁一打雜。丁一一見此人，便知道他可靠，不久就收為弟子。

　　莊重做事認真負責，一絲不苟。有一次，丁一叫他送十萬美金給一個住在聖地牙哥的朋友。他開車走了一個多小時，油快光

了，便到路旁的加油站加油。付錢時才發現身上沒有現金，莊重立刻打電話向約瑟夫求救。

　　約瑟夫趕過去，代他付了錢，埋怨道：「你怎麼這樣糊塗，出門不帶錢？」

　　莊重說：「你知道，師父一交待下來，馬上要辦。」

　　「再急也該帶些錢呀！」

　　「我帶了錢呀！」

　　「帶了錢！那為什麼付不出油費？」

　　「可是那些錢不是我的。」

　　「錢不是你的？那是誰的？」

　　莊重指著車座上的手提箱，說：「是師父叫我交給別人的。」

　　「你不會先拿一張應急？」

　　「不可以！」

　　「怎麼不可以，以後再還嘛！」

　　「公款不能挪用！」

　　「臨時借用，不算挪用。」

　　「只要開了例，就會有下一次。」

　　「那也比叫我老遠開車來好些。」

　　「我請你來，心裡壓力也很大。」

　　「那為什麼不借用算了？」

　　「不可以，那是公款。」

　　「你不怕我辛苦一趟？」

　　「這有什麼辛苦？反正我們都是機器人！」

　　「機器人？」

　　「是呀！師父說，我們為人們服務，就要做個快樂的機器人！」

　　老約瑟夫得知丁一要投資娛樂事業，便給他介紹一位朋友。那人在洛杉磯郊區一個叫魔術山大型遊樂場附近，也投資建造了一

個類似的遊樂場，而且是個上市企業。只是魔術山的知名度一天比一天高，相對他的遊樂場卻門可羅雀，虧損不堪。

　　丁一一看，就知道是個好機會，不過原投資人走錯了方向。道理很簡單，大樹下固然可以乘涼，可千萬別在大樹之下再種同樣

的小樹。

　　魔術山佔地百餘公頃，有加州最高最大的過山車，最驚險的空中旋椅。各式各樣的遊樂設施，每天吸引不計其數的人潮。

　　丁一選了一個週末，拿著馬錶，悉心計算人數。從早上九時至下午三時，進場車流量平均每分鐘十輛，每車平均四人。換句話

說，每天有近兩萬個遊客。

　　若以每個人平均消費額五十美金計，一天便有百萬美金，收入甚為可觀。

　　再看交通狀況，由洛城開車到這裡，平均約需二個小時，來回便是四小時。一個好好的週末，花了四個小時在路上，多累！

　　如果在此地建造一個渡假中心，只要能接待十分之一的遊客，讓他們輕鬆而來，休息夠了，玩個痛快，再愉快地回去，豈不是

更好？

　　再說，過山車雖好玩，新奇性一次就夠了。遊客多是家長帶子女，家長要休息，小孩子則精力充沛，不知道什麼叫累。旅館加

上電玩，大人小孩各取所需，是雙重消費。若再加上餐飲、桑拿浴，沒有不成功的道理。

　　於是，丁一把那間娛樂公司買下來，上市名稱不變，在旗下成立金雞休閒俱樂部。他計劃將原有的大型遊樂設備拆掉，中央那

塊窪地，正好闢作休閒大廳。左側是各式浴室，有日式湯浴、土耳其蒸氣浴、羅馬貴族浴、三溫暖、硫磺浴、黑泥浴等等，讓客人

洗得徹底、泡個痛快。

　　身體清潔了，還有優美的音樂浴、電影浴、文化浴、按摩浴、冰淇淋浴。並有各式健身設備、人工山道、游泳池等等，讓人再

去消耗體力。

　　大廳左側是孩子們的電玩區，以迷宮形式築成，迴路總長有兩百公尺。一關過了才能進入下一關，玩具新奇、花樣繁多。利用

孩子的好奇心，少過一關就難以釋懷，非要打通關才痛快。

　　後面餐飲區更是五花八門，全世界各種名餚精食，應有盡有。而且都有客房服務，電腦下單，隨叫隨到。

　　上層是一百間精緻的家庭旅舍，各有暗門通到下層遊樂休閒區。旅館外側是大型停車場以及各種球類運動場。

　　這麼大的工程，丁一也有了解決方案，他認為有利應該共享。當一家建設公司看到計劃後，向丁一表明希望投資，雙方談妥了

條件，便即時開工。

　　其他事情就沒有這樣簡單了，各種事務，不論大小，丁一都必須親自動手。因為他沒有經驗，總是邊學邊做，吃了不少虧，也

上了不少當。每天忙得日夜顛倒，神思恍惚，莊重老是勸說：「師父，休息一下嘛！」

　　丁一每每搖頭說：「我不能休息。」

　　有次莊重急了，說：「就算是神仙，也要休息呀！」

　　「我有責任在身。」



　　「大家分工合作嘛！」

　　「你不懂。」

　　「我是不懂，請師父指教。」

　　「我也有師父，我師父說，我有十年災厄。」

　　「十年災厄總不是不能休息吧！」

　　「有災厄表示不可能順利，但是眼前一切就緒，顯然有問題。」

　　「那與不休息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　　「這叫星移斗轉法，我要用勞苦應劫。」

　　「我只聽說過破財消災。」

　　「意思是一樣的，人生禍福前定，只是自己不知道程度如何。如果要成功，不必預知命運，最好的方法是，能犧牲的便犧牲到

底。」

　　「您平常省吃儉用，別人都說您是吝嗇鬼，只有我瞭解那叫淡泊明志。犧牲休息？天下沒有這回事！」

　　「你知道拿破崙吧？」

　　「那個法國小矮子？」

　　「他一天只睡三個小時。」

　　「那是編的，您也相信？」

　　「我不是編的，我做得到。」

　　丁一果然說到做到，他每天打打坐，三個小時就夠了。平常工作若累了，他便坐上幾分鐘。只要莊重在旁，說上一句：「師父

在打坐！」天大的事也不許通報。

　　有一次，市政府消防局來檢查。在美國，任何公眾場所若未經消防局驗收，是絕對不允許開業的。大型娛樂場所還要分好幾

次，檢查不同的設施，這次是電力安全。

　　丁一在辦公室內打坐，莊重在門外守著。有人來說：「消防局找丁先生。」

　　莊重不為所動，說：「失了火也不管。」

　　約瑟夫聽到了，過來說：「人家不能等，要請師父簽字。」

　　莊重說：「簽字也得等。」

　　約瑟夫說：「不要不通情理嘛！不簽字怕有麻煩。」

　　莊重說：「有麻煩也不管。」

　　約瑟夫急了，說：「難道休息一下那麼重要？」

　　莊重說：「當然重要！這裡上上下下，哪件事不是師父在管？如果累倒了，那才真正有大麻煩了！」

　　約瑟夫氣得說：「就這麼一次，怎麼會累倒？」

　　莊重面無表情的說：「有一次就會有兩次！」

　　約瑟夫不得已，打算向消防人員賠禮，請他們改天再來。沒想到一出去，那兩人高高興興地正要上車離去。

　　約瑟夫忙上前說：「實在對不起……」
　　消防人員說：「對不起什麼？」

　　約瑟夫說：「我們老闆在睡覺，他已經幾天沒睡了。」

　　消防人員說：「睡覺？他剛才出來簽過字了！」

　　約瑟夫問：「是我們老闆嗎？」

　　消防人員說：「當然是，還有誰？」

　　約瑟夫說：「不會錯吧？我們老闆？小個子那個？」

　　消防人員說：「錯不了，看他塊頭那麼小，我才相信拿破崙真有其人。」

　　麻煩漸漸浮現了，丁一發現，合夥人與一個國際人蛇走私幫派有密切關係。

　　基於能量均衡原理，任何能量不平衡的現象，必將導致能量的流動。人蛇走私是後工業時代的特殊現象，跨越政治經濟範疇，

是一種社會變遷必然發生的前兆。

　　國際人蛇走私集團是一個泛稱，其實並沒有嚴密的組織，也沒有一定的模式，完全視市場供需而定。市場分佈在各大洲，原則

上是以非法手段，將窮國家的窮百姓輸送到急切需要勞工的富裕地區。

　　中國人口太多，多到輸出兩、三億，國內還有十幾億。做生意的原則就是以有輸無，精明的生意人看到社會勞力的落差，便千

方百計，設法賺取其間的利益。人蛇集團是一個麻雀雖小、五臟俱全的小社會，他們的活動相當於地下聯合國，管理方式遠比各種

跨國企業都有效率。

　　這個組織最初是中國的三合會發起，他們並非為了圖利，而是基於義氣。透過各種人脈管道，將急欲出國打工的中國人送到美

國、歐洲。據估計在二十世紀九○年代以前，起碼有上萬人偷渡成功。
　　然而到了目的地後，生活的壓力讓這些偷渡者難以適應。腦筋動得快的人，就利用老鼠會的機制，把他們的生計轉嫁給後繼想

依樣畫葫蘆的人。於是小規模的偷渡組織如雨後春筍般，各有各的門道，各有各的神通。

　　幾個販毒集團發現，這種賺錢途徑既容易，危險性又小，紛紛加入陣營。自蘇聯解體以後，東歐經濟一蹶不振，正好將勞力輸

往西歐。這種投資不大、風險不高、利潤可觀而普受歡迎的模式，便成為最時髦的生意。

　　真正的催化劑是人性貪逸惡勞必然的趨勢，先進工業國家人民物質豐裕，越來越沈溺於生活享受。在社會福利保障下，人們寧

願失業，也不願從事薪金差一點、時間長一點或勞苦費力的低等工作。

　　當一個社會上低等勞工缺乏時，事事要親自動手，人民的生活品質必然下降。以正常管道輸入外勞，關卡重重，成本必然提

高。而非法勞工有時為了維生，只要有食有宿，在短期內什麼工作都願意做。

　　這一來，非法移民不僅不是社會問題，反倒是一種額外的社會福利。曾有一學術單位發表一份報告，他們的調查顯示，一個社

會的生活水平指數與其非法勞工數成正比。因此對非法移民，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這種皆大歡喜的事又算什麼問題？

　　問題往往是意外產生的，等到這種生意泛濫成災，業者水準便江河日下。在本世紀初，一艘貨輪在美國加州外海擱淺，船上有

幾百個非法移民。接著在英國，警察在一輛貨車中發現了幾十具偷渡客的屍體。人道變成人屍，人蛇便成了過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

　　這家建設公司的老闆費南度，是墨西哥移民。他是以人蛇生意起家的，最初只管墨西哥人的偷渡，後來因為加州墨裔人士太

多，紛紛要求政府放寬邊境管制。兼以該州的農業完全依賴這些非法移民，否則生產成本將大幅提升。在二十世紀八○年代以後，
邊境管制放鬆了，墨人經常白天到加州打工，晚上出境回家，費南度的生意便被斷絕了。

　　於是他洗手從商，頗有成就，卻又碰到房市不景氣。他為了降低成本，不得不雇用非法勞工。一般說來，建築工因具危險性，

計酬是基本工資的三到五倍。如果雇用非法者，則低於基本工資二到三倍，來回相差太大，不容費南度不動心。

　　這時市場上非法移民最多的是中國人，費南度一口氣雇了一百多名。在這偏僻地區不會有人注意，就算有問題，他早打點妥當



了。

　　丁一早就知道這事，但他以慈悲為懷，一任費南度調度，不加聞問。一天，約瑟夫氣急敗壞地衝進辦公室，大叫：「師父，不

好了！」

　　丁一好整以暇地說：「不要大驚小怪！什麼事？」

　　「費南度雇用非法勞工！」

　　「啊！是嗎？」

　　「有一百多人！」

　　「有那麼多？」

　　「我怕不止呢！來來去去，到現在已經好幾百人了。」

　　「是呀！他現在的工人就有好幾百個。」

　　「聽說這些人都是他從國外弄進來的。」

　　「啊！本事蠻大的嘛！」

　　約瑟夫見丁一處變不驚，更急了：「師父，你不怕嗎？」

　　「怕什麼？」

　　「如果移民局查出來，麻煩就大了。」

　　「費南度有靠山，沒事的。」

　　「我是說我們的麻煩大了。」

　　「我們有什麼麻煩？」

　　「萬一工人都被抓走，不就得停工了嗎？」

　　「怕什麼，這批走了，還有其他人來。」

　　「師父！這是犯法的呀！」

　　「我們合法包工，他不合法，由他自己處理。」

　　「師父，那些勞工都是中國人，費南度在剝削他們呀！」

　　「或許是吧！但是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挨，誰管得了？」

　　「我們可以不接受呀！」

　　「當然可以，但是費南度成本高了，難免就要偷工減料。」

　　「那我們得向罪惡低頭？」

　　「那要看你對罪惡的定義了。」

　　「非法就是罪惡。」

　　「法是誰定的？」

　　「在民主社會，當然是人民自己定的。」

　　「人民就知道是非好歹？」

　　「不見得知道，但他們有權決定。」

　　「美國人認為這片土地是他們的，外國人進來就非法？」

　　「沒有得到准許，當然不能進來。」

　　「那麼印地安人呢？」

　　「那是過去的事了。」

　　「所以你所謂的法，是以成敗論定的，成功就有權立法。」

　　「可以這樣說。」

　　「那你還怕什麼？」

　　「我不懂。」

　　「有錢可以代表成功吧？」

　　「可以。」

　　「在美國，非常有錢的人很少犯法吧？」

　　約瑟夫猶豫了一下，他知道這個問題有陷阱，望著丁一微微一笑，含蓄的說：「至少他們請得起律師團。」

　　「這就是美國人拼命賺錢的道理。」

　　「費南度那麼有錢嗎？」

　　「費南度只是一個人，他後面還有一批人。統統加起來，錢就多了。」

　　問題是善門難開，等大家都知道丁一樂於助人，偷渡來的中國人便想盡辦法向他求取一工半職。丁一心很軟，明知遲早會出紕

漏，但能包容就盡力包容。他請了幾位知名的移民律師，專門為這些人服務，讓他們用各種名義拿到工作證。實在沒有辦法的，丁

一也任他們留下，在俱樂部裡找些適合的工作讓他們安身。

　　丁一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和人打交道。諸如基金界、銀行界以及媒體人士等。漸漸他名氣大了，很多名人以參加金雞俱樂部為

榮，大量購買公司股票。而金雞生金蛋，會員們輾轉介紹，又有更多的會員加入，股票節節高升。

　　俱樂部還沒有落成，股票已漲了二十倍，丁一等於是億萬富翁了。

　　丁一發現，近年來美國經濟的繁榮，與股票市場有相當大的關係，而股票又與基金投資息息相關。原因是價值觀念建立在數量

上，而數量的增長決定於人的需求，當人們物質需求飽和了，而新事物又層出不窮，這時人最需要的便是心理上的信任。

　　基金擁有一批值得信任的專業人士，最明確的方法，就是通過自由買賣的股票，讓人相信某些股票有價值、值得投資。

　　等大家都相信了，便把自己的資金注入該股票，數量一大，價值就高漲。價值一高就更值得信任，水愈漲、船愈高。光是一個

受股民信任的概念，就可以憑空創造出無限的商機。二十世紀九○年代，市場上飆升一千倍的網絡股票，就是這樣捧上去的。
　　公元二○○○年，美國有一個吸金機構，以百分之一百的年利率，將大部分游資搜括殆盡，集資高達六億億美金。有了這筆龐大
的資金，就可以呼風喚雨，壟斷股市，買空賣空，其利潤高達百分之一千。

　　小市民是一盤散沙，眼見錢來錢往，妄以為機會好時可以撈上一筆，就像買彩票一樣。殊不知拋空也好，追高也罷，都必須有

足夠的內幕消息。就像浪潮一樣，潮頭所趨才是水流方向，等到下方流水跟過去時，潮早退了，海灘上留下的盡是些殘沙。

　　丁一認真研究，悉心學習，吸功大法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從基金的籌募、市場的運作，到企業的經營，無所不包。他馬上發現，

股票其實只是小巫，真正厲害的是期貨。美國芝加哥期貨市場，幾乎可以壟斷世界經濟。

　　他認識了一位中國新崛起的大亨，懷著數十億美金，意興風發地誇言要成為世界首富。他一口氣把半年後的棉花放空，降價三

成。在理論上，生產者怕血本無歸，必然改種其他作物。到那時，由於全世界棉花產量降低了，僅憑中國的產量，棉價一定飆升，

他立刻就成為棉花大王。



　　他這一出手，行家當然清楚，高手更是不動聲色。半年後，竟然全世界棉花大豐收，棉價跌了六成！結果這個大亨賠得精光，

把自己給放空了。

　　丁一看得清楚，產銷金融實為一體，能全面掌握信息者才是贏家。他早下定決心，要以所有的時間刻苦學習，務必要弄明白人

世間的運作方式，以為下一個十年結緣，以及次十年的行道預作準備。

　　金雞俱樂部完工了，丁一又運用他的人脈，請了市長、議員、各界知名人士和電影明星前來剪綵。一時冠蓋雲集，衣香鬢影，

蔚為洛城華人界的盛事。

　　成功了，丁一反而忐忑不安，怎麼會這般順利？難道師父說錯了？再不然就是自己理解有誤。他先賣了一些股票，把投資人的

本金償還了。又把業務交給約瑟夫和莊重，一個人躲到偏遠的山莊閉門苦思。

　　很久沒有向伏魔大將軍求救了，丁一沐浴淨身，焚香禱天，請求大將軍現身。祂一出現就責備丁一道：「小將真把你沒辦法！

你可知道犯了多少天條？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　　大將軍說：「不知道就算了，可是玉皇敕令已經下達，說你濫用神通，妄自替一些孽重的人頂罪。好在天尊全力維護你，替你

緩頰。現在我奉旨必須把你軟禁起來，在此閉門思過一年！」

　　丁一大驚，道：「一年？那我的事業呢？」

　　「你還認為那是事業？」

　　「不然是什麼？」

　　「那是你的學校！現在還沒有畢業，沒到你做事的時候。」

　　「可是學校裡還有很多人呀！」

　　「人世就是學校，學校中當然有學生！」

　　「我怎麼能不管他們呢？」

　　「你能照顧誰？」

　　「還有一些投資人。」

　　「他們不是想賺錢嗎？」

　　「想賺錢並不是壞事。」

　　「想賺錢就有賠錢的風險。」

　　「但是我有責任呀！」

　　「誰叫你自以為是，妄作主張？」

　　「那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　　「怎麼辦？你坐的是心牢，要坐到心平如止水！」

　　「我能和他們聯絡嗎？」

　　「別做夢了，以前我保護你，現在我的職責是監視你！」

　　丁一突然失蹤了，就像空氣一樣，聞不到也摸不著。不論約瑟夫和莊重怎麼打聽，警察先生總是搖頭，移民局也沒有出境記

錄！這件事甚至驚動了中央情報局，偏偏丁一就像拂面的清風，世界上沒有這個人！

　　那位幫助丁一來美的福特，因為立了大功，早已回國升任某單位的主管。有次在一個宴會上，福特遇到幾位超感覺專家，無意

中聊起這件怪事。其中一位艾爾文，有遠距偵測的能力，聽完半晌不則一聲。等大家七嘴八舌談論，最後無計可施了，他才搖頭

說：「我們別管，這人是個行家。」

　　「行家？」福特早就懷疑丁一有特異功能。

　　艾爾文說：「是的，我們有一個檔案，凡是具特異功能的人士，只要一到美國都在我們的監管中。這位丁一卻是漏網之魚，剛

才我追查了一下，他的磁場非常強，我只知道他在西部，卻不知道在哪裡。」

　　福特急了，說：「糟糕！他是我作保的。」

　　艾爾文說：「這種事你沒有責任，他也沒有犯罪。」

　　「那他會不會對社會造成危險呢？」

　　「看來不像，有的話，一定會有記錄。」

　　另一位專攻透視術的專家說：「中國人很難說，他們研究特異功能有幾千年的歷史，能量比我們大很多。只是其中有真有假，

而且假的比真的多。前次我負責一件案子，一個自命是天神的大師，竟然是個魔術師，三兩下便被我拆穿了。」

　　艾爾文說：「你說的不錯，但這一位可是真的。」

　　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　　「當然還要印證，他那磁場大得不可思議。」

　　「那也不能證明什麼。」

　　「還有，在我追查到他的磁場時，感覺到有一個強大的能量在說：『這事你們別管，否則會被雷劈！』」

　　「被雷劈？那不是神話嗎？」

　　剛說到這裡，突然窗外一道白光閃過，驚雷震地，室內燈光頓熄。福特和專家們嚇得面無人色，電力恢復後，大家心照不宣，

再也不提此事了。

　　約瑟夫和莊重就沒有這麼幸運了，丁一失蹤的事一傳開，金雞馬上變成瘟雞，上市股票瀉得分文不值。

　　更糟的是在他們成功的時候，很多華人看得眼紅，一個個捧著鈔票，東托人西說情，千方百計就是要投資。在自由市場下，投

資本是光明正大的事，進場購買股票就是。中國人偏喜歡走後門，希望穩賺不賠，他們認為光上船不算什麼，得跟船長同席而坐才

有保障。這一來就要準備許多優先帳戶，大大違反上市公司公開誠信的精神。丁一不能答應，因此得罪了很多重要人物。

　　其中一位大人物便到法院控告丁一詐欺，捲款私逃。

　　法院一傳訊，卻爆出金雞俱樂部雇用非法勞工的事實。一連串的事件及調查，終於俱樂部被查封，資產被扣押了！

　　往日繁華，宛如一夢，所有合法、非法員工都走了，只有莊重一人抵死不肯離開。

　　約瑟夫問：「你還留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　　莊重說：「師父沒叫我走，我怎麼能走？」

　　約瑟夫說：「師父到哪裡去了都不知道，你要等到什麼時候？」

　　莊重說：「等到師父回來。」

　　「可能嗎？這裡都封了，你不怕犯法？」

　　「我犯了什麼法？難道我不能在這裡走走？」

　　「不能！因為政府查封了！」

　　「那來查封我吧！」



　　「不要不通情理嘛！你怎麼吃飯？睡在哪裡？」

　　「你別管！」

　　「我怎能不管？」

　　「那有空你就給我送點吃的來吧！」

　　約瑟夫知道莊重的個性，只要他認定的事，不論對錯（他自己當然認為是對的）絕不更改，就像毛坑裡的石頭，又臭又硬！

　　約瑟夫只好回到父親的公司，一面到處打聽丁一的下落，一面應付官司以及各種善後問題。這一次他所經歷的人間冷暖，比上

次他自命發瘋精采得多。好在他已經成長了，應付裕如，反而看得出來是誰瘋了。

　　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工作，每隔幾天，他就給莊重送些吃的去。

　　莊重住在一間停水停電的大浴室中，一走進那密不通風、濕氣漉漉、一塊塊馬賽克拼成的空洞裡，就有一種神秘的感受。

　　「你幹嘛住這裡？上面有床呀！」

　　「這裡好！走路有回音，人一來我就知道。」莊重像隻活在下水道的耗子。

　　「這樣會生病！」

　　「還有什麼病好生？」

　　「神經病！」

　　「那就有兩個了，一個美國人，一個中國人！」

　　「說真的，你打算待多久？」

　　「我說過，等師父回來！」

　　「萬一師父不回來呢？」

　　「那他就不是我們的師父！」

　　「我不懂你的邏輯！」

　　「你相信師父有神通吧？」

　　「相信。」

　　「那師父不可能有什麼不好的事。」

　　「這我也相信。」

　　「所以師父一定會回來。」

　　「可是他為什麼不通知我們呢？」

　　「有神通的人，做事一定有他的理由。」

　　「什麼理由？」

　　「比如說，他信任我們，讓我們負責這麼大的事，就該自行處理。」

　　「說不通，打個電話不過舉手之勞。」

　　「還有，是要考驗我們。」

　　「考驗什麼？」

　　「對師父的信心。」

　　「對呀！那我是經不住考驗囉？」

　　「不要擔心，我們都經得住！」

　　「可是我沒有留下來。」

　　「有哇！你給我送飯，我代你留守呀！」

　　約瑟夫想通了，就算不能餐餐送飯，也會設法送些糧食，讓莊重自己起炊。

　　一天的考驗容易挨過，一個月就需要足夠的勇氣了。兩個人足足等了一年，只能說的確是有點神經病，病到自己都麻木了。

　　丁一在山莊裡，果真諸緣盡絕。他虔心反思，終於瞭解了人不能勝天。人生因果循環，要代人受過並不難，難在還沒有成熟便

自不量力，才有今天的下場。他想起一個家喻戶曉的寓言，勸人不能好高騖遠，否則遲早面臨失敗。

　　一個家境不好的青年，在鄉間的養雞場找到一份工作。過了幾天他就發覺，要賺錢其實很簡單，先要有雞，雞會生蛋，而六十

個蛋可以換一隻雞。如以每隻雞每月生三十個蛋計，兩個月就能多出一隻雞來，一年下來就能有幾十隻雞了。

　　有了這幾十隻雞，長此以往，不是很快就變成大富翁嗎？

　　他家很窮，買不起雞，而養雞場也不賣雞。他想利用雞場的蛋，到市集上先換雞。他說好說歹，向農場主人要求借幾個蛋，主

人見他幹勁十足，便借給他一籃子雞蛋。

　　由雞場到市集大約有十里路，青年挽著一籃蛋，想到不久美夢就要成真，他很興奮，連步履都輕盈起來了。他跳著流行的舞

步，特意走在馬路中央，希望過往路人向他行注目禮。

　　雖然那籃雞蛋越提越重，為了未來的美景，他勉力往前走去。

　　對面來了一輛汽車，見一個人在路中央漫步，司機猛按喇叭。青年不讓，神氣什麼？遲早自己也會擁有一部，而且比這輛更

酷！

　　他摸摸繫在腰間的鐮刀，突然往車前一衝，拔刀耍弄，嘴裡喊著：「有種你衝過來，看看誰厲害！」

　　車行速度很快，咻的一聲擦身而過。他嚇一跳，急急往路邊一閃，一個重心不穩，竟摔倒在地，籃子也甩到一旁去了。

　　他忙爬起來，一看籃子裡雞蛋全破了，一路的美夢也摔得稀爛。

　　自己和賣蛋的有什麼分別？看到汽車駛來，讓一讓不就過去了？等賣了蛋，買了雞，還要把雞無災無病的養大，有了多餘的

蛋，才能有自己的車！

　　如果青年腰中無刀，他會揮舞前衝嗎？如果自己沒有神通，怎麼敢膽大妄為，以為天底下只有自己能成大事？

　　師父說得很清楚，這十年要遍歷各種災厄，一時的富貴假象何嘗不是災厄之一？幾個弟子受到連累，自己害人不淺，內心的煎

熬又是另一種災厄！

　　既是災厄，逆來順受吧！

　　丁一悟性過人，一靜下心來，除了日常修行的功課不輟之外，又把這些年學來的知識作了一番整理。他知道了，股票市場集資

容易，但要堅定股民的信心，則還要有實際的經濟效益。要有此效益，則必須有技術，而且符合社會需求。

　　網絡是很好的技術產品，也具有理想的市場價值。如果人人都能利用網絡，就相當於人人具備千里眼、順風耳的神通。再加上

各種網絡商機，人人安坐家中，上班入市都可以利用網絡。這樣交通問題解決了，能源危機減輕了，不是理想的實現嗎？

　　問題在中國，當今網絡應用的指令、資料皆為英文，而且只有專家會用。有沒有一種讓全部中國人都會用，都用得起的方法

呢？

　　一天，一個人影突然出現在丁一面前。



　　丁一見是師父，立刻跪倒在地，連連叩頭說：「師父！您可安好？」

　　青城子微笑說：「好！好！比在家累一點。」

　　丁一說：「弟子錯了，請您原諒。」

　　青城子說：「這是過程，你知道就好。」

　　丁一問：「可是您說有十年災厄，我怎麼不覺得呢？」

　　「那是因為你修為扎實。所謂災，不過是水火交煎，厄是指穴中坐人，災厄正足以磨練心志。人若守不住方寸，心猿意馬，就

會痛苦不堪。比如說皮肉之災，你應付得宜，可曾有什麼傷損？再說你忘齡好學，專心一致，又豈是一般人做得到的？這一關不

過，動輒怨天尤人，人又有什麼用處？」

　　丁一懂了，正心誠意地說：「謝謝師父栽培。」

　　「你要知道你責任重大，必須先培養處世的能力，方能解決別人的問題。你錯在誤用神通，事情好像解決了，其實是把因果往

後移，反而增加麻煩。」

　　「那神通有什麼用呢？」

　　「人是精氣神的聚合，精氣凝而後能通神，是謂神通，以接引有緣。既知有神，當知人神之別，見賢思齊，就應努力修行，去

除人的習性。若濫用神通，害得世人因循依賴，不事進取，便是修行者自絕於上進之途。」

　　丁一大驚：「那弟子……」
　　青城子說：「你並沒有濫用，只是求功心切，為師盡知。當時未加阻止，是藉機會讓你磨練一下。須知人間事當用人間法，今

後多加小心便是。」

　　「弟子見人知心，是否也誤用神通？」

　　「神鑑法宜常用，今世事不靖，結緣之際，可以借鏡。」

　　「這不也是神通嗎？」
　　「不盡然，神鑑本是相法，人間流傳的麻衣即是。」

　　「師父，弟子收了幾個徒弟。」

　　「我知道，你可以便宜行事。」

　　「弟子還有些疑問。」

　　「有疑當自解，須知人上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不私不枉就好。如今你學有所成，理應回國為父老服務。」

　　「弟子緣在何方？」

　　「先去香港，要結緣十載，十年後再回山見我。」

　　「還要十年？」

　　「騃兒！十年不過一瞬。」

　　「弟子想了很久，只怕能力不夠。」

　　「盡力而為，水到渠成。」

　　「成事在人，人很難找。」

　　「到時三清聚會，人自然歸隊。」
　　「我又能做什麼呢？」

　　「水落石出，時到自知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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